
历史上有“请君入瓮”的典故，讲
的是唐代酷吏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故
事。小时候捕鱼，我也有“请鱼入瓮”
的把戏，其间没有酷吏的权谋与算计，
而是用鱼儿无法拒绝的香饵“宴请”，
是充满田园气息的捕鱼乐事。现在回
想起来，仍觉得童趣无穷。

我所使用的“瓮”，是上世纪六七
十年代粤西地区农村流行的捕鱼工具

“鱼笱”，现在已很难见到了。鱼笱用
竹篾编织而成，形似一个大圆筒，高一
般八九十厘米，入口处直径一般四五
十厘米，向后微微逐渐缩小，在距出口
还有二十厘米处，突然收缩成十二厘
米左右的小碗口大小，作为出口。入
口内重叠一个同入口直径一样，呈漏
斗状的用软竹片倒须设计的内套，组
合后用篾丝固定，软竹片一端尖利，鱼
一旦钻进鱼笱里就出不来了。

那时候我们无忧无虑，快乐无比，
不是在稻田里捉鱼，就是在小溪里钓
鱼，或是到山脚下的水沟里摸鱼。

村西头住着村民陈伯，门前有一
口不大的池塘，在池塘里他放养了罗
非鱼和草鱼。池塘泥土肥沃，充满生
机，自然而然地滋生了黄鳝鱼、泥鳅鱼
和塘鲺鱼等。

每次经过，我们都驻足池塘边缘，
贪婪的目光不断掠过泛着涟漪的水

面，心想，如果能在这里垂钓将是件何
等快乐的事啊！陈伯开朗直爽，平时
总喜欢拿我们开玩笑取乐，笑声中饱
含着宽容与慈爱。他好似看透了我们
那份小心思。有一天，他带着挑逗的
语气对我们说：“这池塘中的鱼，除了
我放养的外，其余的你们都可以捉，能
捉到的全给你们。前提是不能垂钓，
不能下塘捕捞，不能撒鱼网。如果没
捉到鱼，你们就给我打一天柴！”说完，
他架起了二郎腿，带着几分等着看好
戏的神情，唇角泛起一丝得意微笑，仿
佛早已料定我们一无所获，等着给他
打柴了。

不用说不能下塘捕捞，即使将池
塘的水全部放干，那些潜伏在池塘底
部的黄鳝、泥鳅和塘鲺依旧难以捉
拿。这不仅是一道棘手的难题，更是
对我们智慧与勇气的一次挑战。然
而，对于在农村这片广阔天地中成长
起来的孩子们来说，这道难题不足为
惧。我们从祖辈传承的丰富经验中，
学到了许多捕鱼技艺，足以应对这场
智慧的角逐。

此时，我们想到了鱼笱。我们要
用鱼笱演绎一场“请鱼入瓮”的鸿门
宴。我和小伙伴们找来烂瓦片作锅，
炒香挖来的蚯蚓，装进一个钻有许多
小孔的竹筒里作饵料，放进鱼笱中。

鱼可闻，但吃不到。再用一根绳子缚
住鱼笱一端，用手紧握绳子另一端，然
后将鱼笱抛进池塘里。饵料在水中弥
漫，散发出诱人香味，如一张盛情邀请
函，似一曲悠扬旋律，唤醒了沉睡的黄
鳝鱼。它们纷纷被“邀”而来，鱼贯而
入。而这精心设计的鱼笱是鱼能入不
能出的装置，是温柔的陷阱，鱼儿们只
能在其中静静待毙了。

次日清晨，晨光熹微，我和小伙伴
们齐心协力拉起绳子，鱼笱被轻轻提
起，随着塘水的渐渐退去，鱼笱中赫然
躺着不断扭动着身躯的十多条黄鳝
鱼。说来也怪，陈伯放养的鱼一条也
没有入鱼笱。

小伙伴们清亮而欢快的笑声，像
一串串银铃，回荡在晨光里，也把池塘
的主人陈伯唤了过来。

陈伯起初还带着几分漫不经心，
可当他看清鱼笱里那金色的黄鳝鱼
时，脸上表情瞬间变了。他的眼睛里
写满了难以置信，那张饱经风霜的脸
上，正交织着惊愕与难堪，这次他骑
虎难下了。然而，君子一言，驷马难
追，他毕竟是守信用的人。短暂的尴
尬过后，他脸上难堪的神色渐渐融化
成了爽朗的笑容：“你们赢了，这些鱼
你们拿走吧。”

我们看懂了他眼神里的不舍，也

感恩他对我们的慈爱。我们小伙伴五
人商量后，决定每人只拿取一条黄鳝
鱼作为劳动成果的纪念。这不仅仅是
一条鱼，更是我们勇气与智慧的证
明。我们举着“战利品”在村民羡慕的
目光中炫耀一番，便迫不及待地飞奔
回家，将这份喜悦与父母分享。而剩
下的黄鳝鱼，连同我们的敬意，一并归
还给了陈伯。

有了池塘“请鱼入瓮”那段经历
后，我们一发而不可收，经常到村前那
条潺潺流水的小溪里如法炮制，设下
鸿门宴，向鱼儿发出邀约，请鱼入瓮。
小溪里的黄蟮鱼较少，收获寥寥无
几。父亲告诉我们，不同的鱼食物链
各异，你们可以改用粪池里的“粪坑
蛆”、或者炒米糠揉熟芋头、或者熟番
薯拌花生香油作饵料。不管用哪一种
材料制作的饵料，都要用旧蚊帐布包
成一包，再用麻绳缚住布口，防止饵料
快速溶散，或被捷足先登的鱼吃光。

夜幕降临，星光点点，田垌里蛙声
一片。鱼笱装着饵料在夜色中慢慢沉
入小溪底，饵料香气四溢，那是向鱼儿
发出的邀请函。翌日清晨，温暖的阳
光照射进刚出水的鱼笱，鱼笱里多了
跳动着的塘鲺鱼、刺鳅鱼、走水狗等来
访新客。此时，笑声在田野里追逐，笑
脸成为乡村最美的风景。

请鱼入瓮
霞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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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两地分居”这个词，现在的年
轻人可能连听也未听过。但作为亲历
其境、切身体会的老一辈，就会百感交
集，身心俱疲，只有痛苦的回忆了。

“两地分居”，即一对夫妻不得不分
别在两地工作与生活。调到一起不行
吗？很难。或者是一方单位不肯放，或
者是另一方单位不愿收，或者双方单位
都因各种实际原因既放不了又收不成。

我在1970年春，大学毕业又在军垦
农场劳动一年多以后，分配到了广西平
桂矿务局高级中学。学校在钟山县牛
庙，这是一个资源枯竭而撤销了的矿
山，俗称“下马矿”，为利用留下的一批
空房，而办了这间高中。这里离钟山县
城 30 公里，离矿务局 60 公里。不仅地
处偏僻，而且人烟稀少，因为只有学生
与退休工人。学校的老师多为单身汉，
不是未成家，而是妻儿都在外地，只好
两地分居。家属在桂林的 1 人，在柳州
的 3人，在梧州的 3人。这样一来，天各
一方的夫妻只好把自己交给来回奔波
的“交通费”、写信交流的“两地书”，和
寄托想念的“相思梦”了。

此时我也到了找对象的年龄，心想
这偏僻山村毕竟不是久居之地，就想调
回广东电白老家。但想调回家乡，得有
一个前提条件，即夫妻多年两地分居，
才能得到同情与照顾。但想在老家找
对象，又有一个前提条件，即你要先调
回来人家才同你谈，因为对方不想两地
分居呀。这样互为条件，也就成了一个
死结。一拖几年，时间不是我们的朋
友，我只能放弃这个念头，“就地取材”
了。好在从矿山小学外地调回一个女
教师，许多人一起帮忙“拉线”，让我

1975新年脱离了单身。
但这样又带来了一个新的矛盾。

如果想调离这个偏僻的环境，就不得不
面临两地分居的境况，因为想两人一齐
调动太难了。如果不想遭遇两地分居
的困境，就得继续留守在这间山区学校
挥霍青春。

明知两地分居不好，但为了争取更
好的工作与生活条件，有时又不得不宁
可接受两地分居的现实。这样的经历，
我竟有过三次。

在平桂高中呆了 6 年，长此以往的
确不利于我的成长与发挥。这时机会
来了，此前我发表了不少作品，在全矿
务局小有影响，我为局文艺队写的节目
也在杭州地区与广西的调演中接连得
奖。这几年，平桂矿务局要调我到局机
关工作，学校一直卡着不放。1976年10
月，局工会要调我去分管文艺宣传与职
工写作，对我来说专业对口，志趣相符，
机会太难得。不过也有不够理想之处，
是这次只能调我一人，去了就要两地分
居。去，还是不去？这时全凭我的选择
与决定。学校当然希望我不去，妻子坚
决支持我走。为了改变生活与工作环
境，我不得不选择两地分居，义无反顾
志只身赴任了。

此后，我与妻子相隔60公里相念相
望，一两个月才回来一次。甚至独生子
出生，我也无法参与照顾。直至两年
后，才有机会把妻子调到矿务局所在的
西湾矿小，一家人才得以团圆。

我们一家一起生活 6 年之后，又一
次选择到来了。1982年夏，广西总工会
把我调去，从事广西工运史的研究与写
作。调到自治区首府南宁，不仅是从矿

山到城市，而且个人发展的平台更大更
好了。不过，同样只能只身前往，妻子
要想调进南宁，难度就更大了。妻子继
续支持我，我们又一次选择了两地分
居。这次相隔 600 公里，见一面更难
了。1983年暑假，妻子带了五岁的儿子
到南宁看我，一个月后他们要返回矿
山。我问儿子：“你想跟爸爸留在南宁，
还是跟妈妈回到矿山？”问题一出，我就
后悔了。这个两难的问题，让一个五岁
小孩怎么回答？不料儿子想也没想，脱
口而出：“我不让妈妈回去！”我与妻子
一听，不禁惊呆了。当然这是最好的办
法，但是绝对没有实现的可能呀。小孩
是聪明的，父母是无奈的。一家相对无
言，眼泪差点涌了上来。

好在这年初冬，在广西总工会的关
心与努力下，妻子也调到了总工会下属
单位工作，我们这次两地分居只过了不
到一年半的时间。过一年，我被安排为
广西总工会调研室主持工作副主任，
1985年初《广西工人报》复刊，我出任了
主持工作副总编。一切都好了起来，暂
时的两地分居，艰难过后，还是会带来
幸福的。

到了1988年秋，离上次两地分居又
一个 6 年之后，我们又要两地分居了。
这时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省会海口市
要新办一张市委机关报《海口晚报》，要
调我来主持创办工作。这里是改革开
放前沿，又离我老家很近，尽管又一次
要两地分居，我还是一个人前往了。筹
办期间十分艰苦，白手起家，没有宿舍，
没有食堂，一人辛苦也罢了，还顾不上
照顾家庭与孩子上学。于是，我便急于
要把妻子调过来。

半年后，终于搬家到了海口。可是
始料不到的是，妻子在广西总工会已是
主任科员，到了海口市总工会却要从科
员从头做起，而且按科员工资比以前降
了两级。我去查问原因，组织部门一个
负责人回复说，我是市委组织部调进来
的，级别与工资不变；妻子是通过人才
交流中心交流过来的，不能享受原来的
级别与工资。我不理解这个特区怎么
会有如此不妥的规定，有人说可能是别
有用心的人搞鬼。我们对此毫无办法，
只好接受，不接受又有什么办法呢？妻
子大方地说，好在我们不用再两地分居
了，吃亏一点也算了吧。五年过后，妻
子才安排了副科，又五年后，才“提拔”
为正科，又十年后，办理退休时批准了
副处待遇。几十年来，我总感到因她的
调动没有办好，对她有所愧欠。她却
说，我们多次两地分居，总算团圆在一
起了，比什么都强呀。

我在广西 18 年，每隔 6 年一次调
动，三次遭逢两地分居之苦。从大处
说，是为了更好为国家为社会奉献；往
小处说，为了个人更好的发展；总之，我
们为了争取更好的工作与生活，三次放
弃安稳的环境，而选择了两地分居。好
在苦尽甘来，过程是痛苦的，结果是圆
满的。人生的命运就是如此。我们有
肚量接受了不可能改变的事情，有勇气
去改变了有可能改变的事情，有智慧去
区分这两类事情，终于无怨无悔了。

现在，年轻人有更大的自由，限制
更少了，选择更多了，“两地分居”的情
况少见了。“两地分居”作为某个年代特
有的现象，已走进了历史。的确，社会
进步了。

想起“两地分居”的往事
蔡旭

一九七零年化州县红峰农场召开妇女代表大会，其间适逢“三八”妇女节。为
庆祝节日，主办方特地安排了一场代表友谊拔河比赛。现在，从已经泛黄褪色的照
片中，依然可见参赛者们的全情投入：双手紧紧攥着绳索使劲拉，双脚在地上往前
蹬，身体往后尽力倾斜，牙齿咬得紧紧，眼睛瞪得大大的，似乎要把吃奶的力气也全
使出来。助威呐喊者们，也不示弱，又是喊，又是跳，又是鼓掌，神态各异。无论是
主角，还是配角，无不竭尽全力，一个个栩栩如生，似乎要从画面中呼啸而出。

事情已经过去55年了，亲历者们看到照片，仍然记忆犹新，仿如就在昨天！说
起来开心得眉飞色舞，当年的场景，当年的人物，当年的气氛，仿佛就在眼前。

撰文：陈冲 照片提供：化州红峰农场

“三八节”拔河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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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九十年代中，茂名市区曾举办过一次
恐龙展，我亲历了这件工作，时间虽然过去30年，
今天还颇值得回味。

时间回溯到 1996年 1月，从青年书画家陈放
先生回到茂名家乡省亲说起。陈放原籍高州，从
小习画，后师从胡根天、商承祚、关山月、梁永康
等大师，刻苦钻研，硕果累累，声名鹊起，作品多
次在国内外交流参展获奖。1994年赴台办展，成
为台湾第一家用大陆画家名字命名的“陈放美术
馆”；1995年1月，在佛山南海市成立第一家非国
办的个人美术馆“陈放美术馆”。其作品《漓江春
韵》山水画被人民大会堂收藏，成为广东省第二
位被人民大会堂收藏作品的画家，事迹入选《中
国当代画家大词典》。他是岭南书画家联谊会执
行主席、广州师范学院书画研究室副主任、研究
员、教授等多重身份。他回乡探亲，市委、市政府
相关领导接见，宾主相谈甚欢。鉴于其台属身份
（国民党抗日将领梁华盛外甥），陪同接待的市委
统战部领导动员其加入茂名海外联谊会。茂名
海外联谊会是市委统战部主管的一个社团，主要
宗旨是团结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加强联谊，凝
聚力量，保持港澳顺利回归，促进海峡两岸交流，
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服务。陈放先生非常高兴
答应，也乐于为家乡多做一些人文经贸交流合
作、招商引资引智工作。他提出，近期可介绍佛
山市台谊集团公司同茂名海外联谊会合作，在茂
名市区举办大型恐龙展，以丰富茂名市民春节期
间文化娱乐活动。

恐龙生活在中生代，即三叠纪、侏罗纪和白垩
纪时期，已于6500万年前全部灭绝。所谓恐龙展
就是仿真品展览，那时候，信息还不是很发达，通
过展品展览，增长知识，营造节日欢乐气氛，很有
科普性、趣味性、观赏性意义，而且是假日期间，估
计参观人流会较多。要组织这样一个大型活动，
场地审批租用、人员食宿安排、费用筹集等等，有
一大堆工作，难度也不少。茂名海外联谊会只是
一个协会性质的团体，没有专职工作人员，平时具
体工作主要是由主管部门的市委统战部联络科负
责。在时间紧迫，加上是在春节期间举行这个展
览活动，能否组织起来，确实是一个问题。

为此，市委统战部在 1996 年 1 月 5 日专门召
开领导班子（扩大）会议，把举办大型恐龙展作为
议题提出来进行研究，我当时作为市委统战部一
个科室的负责人，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分管的部
领导介绍了相关情况，提出了计划设想，播放了
合作方提供的在其它城市举办过的展览录像，进
行讨论研究，大家发言热烈，你一言我一句，非常
踊跃。这次会议既是吹风通报会，更多的是征求
意见、集思广益的诸葛神仙会，也象是工作评估
会。大家意见趋向一致，认为举办这样的大型展
览，可扩大海外联谊会影响，春节假期为市民增
添一处游玩好去处，以期达到经济社会效益双丰
收，确实是件大好事。据我的工作笔记记载，此
后，市委统战部接连召开相关的专题会，一次是
1996年1月8日，统战部全体干部职工参加，内容
就是恐龙展工作动员部署，进行分工实施；1996
年1月26日、1月30日、1月31日、2月11日，又多
次专题研究、碰头协调恐龙展相关工作。从市委
统战部多次开会研究、布置、协调，可见当时是非
常重视，部全体人员都动员起来了，一切为这次
展览活动服务。

举办展览的一个很大难题就是要有经费支
持，虽然本质上说这也是商业运作行为，展览开
放后会向观众收取一定门票，但光靠门票费收入
很有限，毕竟也有公益性，统战部是财政拨款办
公单位，海联会又是没有经费的团体，只能发动
相关单位支持，所以，准备之初，很大的一件工作
是拉赞助，好在有一些海联会理事单位的慷慨解
囊，总算解决了开办前的经费开支，保证了如期
举行。

展览开幕式是在1996年2月13日举行，离除
夕还有 4 天。当天 9 时，在泮江酒楼二楼召开茂
名海外联谊会三届二次理事大会，会毕，全体理
事及参会人员移步到春苑公园门口参加“茂名市
世界大型侏罗纪恐龙展”揭幕典礼。泮江酒楼在
现在的市中医院西面，与汇丰酒店一路之隔，可
惜2013年连同茂名大厦一起被拆除，现在该处是
一片废墟，令人唏嘘，年轻一些的市民可能都不
知道泮江酒楼了。从泮江酒楼到春苑公园门口
路程非常近，步行过来非常方便，这也是选择在
泮江酒楼举行茂名海外联谊会三届二次理事大
会的原因。揭幕会场在前一天就开始布置，当
天，市委统战部全体干部职工都作为工作人员在
现场参与，从布置花篮、讲台、观众席坐椅、签到、
接送记者等等，忙个不停。揭幕典礼非常隆重，
市委、市政府非常重视，四套班子和相关部门领
导出席，开幕式由市政府秘书长梁代尧同志主
持，市主要新闻媒体都进行了报道。

“茂名有大型恐龙展啦”，一经新闻宣传报
道，马上成为春节期间市民游玩的一个好去处。
展览利用春苑公园的地势，巧妙安放，还配备有
一些声、光设备，很有动感，颇吸引人。我儿子尚
幼，春节期间，我就曾携儿和家人往公园观赏了
二、三次。

因为是假期，为做好秩序维护等工作，市委
统战部全体人员都积极投入，每人均自觉到公园
轮流值班。整个春节期间，我都没有回乡下过
年，在公园展览地值班好几次。虽然辛苦，牺牲
了休息时间，作为单位统一部署开展的活动，感
觉能为市民奉献一些精神食粮，提升城市品味，
为集体争光，大家都认为很值得，是做了一件非
常开心和有意义的事。

展览原定时间为一个月，一个月结束后又延
长了半个月。期间，还发生一件趣事：有一天值
班人员发现少了4只恐龙展品，他们吓了一掉，以
为发生了盗窃案，报告给负责人后，他们一查，原
来是分界镇年例，借了 4个憨厚可人的恐龙去做
年例游街。当班人员交接时，没有及时讲清给下
一个值班者，使得虚惊了一场，也给这次恐龙展
平添了一份欢乐有趣的谈资。

别样的恐龙展
刘付德金

每逢中秋节，都得买上几封月饼尝
尝。但每次都不由想起当年母亲做的
土月饼。它没有商店里精致的包装，却
很香很甜，吃下去极舒服，一股温馨的
味道直透心里，经久弥香。

母亲做月饼，要提前好几天准备。
头天晚上，她会把新收的小麦粉或米粉
倒进粗瓷盆，加温水、少许猪油和白糖
或黄塘，揉面的动作不快，却带着股韧
劲，面团在她手里慢慢变得光滑筋道，
像块温润的玉。她总说：“面要揉到份
上，烤出来才够软，咬着不硌牙。”接着
是馅料，没有花哨的蔓越莓或流心，只
有最实在的内容——自家晒的南瓜子、
炒得喷香的芝麻，还有前一年酿的蜂
蜜，偶尔会加几颗碎花生，都是她一点

点剥好、挑净的。她把馅料拌好，盛在
白瓷碗里，香气能飘满整个屋子，我总
忍不住伸手去偷尝，她会笑着拍开我的
手：“馋猫，等烤好让你吃个够。”

第二天清晨，土灶就烧起来了。母
亲把醒好的面团分成小块，擀成圆圆的
皮，包上满满的馅料，再用手掌轻轻压
平。家里有个旧月饼模，是木头做的，
刻着简单的花纹，她把包好的饼放进模
子里，用力一按，再倒扣出来，一个个带
着花纹的月饼就整齐地排在案板上
了。最后一步是烤，她把月饼放进铺了
油纸的铁盘，再送进土灶的烤箱里，火
候全凭她的经验——火不能太旺，不然
外皮焦了里面还没熟；也不能太弱，不
然饼子发不起来，吃着没嚼头。她坐在

灶前添柴，火光映着她的侧脸，额角的
碎发被汗浸湿，却笑得满足。

等月饼烤好的那一刻，是家里最热
闹的时候。打开烤箱，热气裹着浓郁的
香气涌出来，金黄的月饼冒着热气，外
皮微微发脆，花纹被烤得愈发清晰。母
亲会先拿出一个，吹凉了递给我，我咬
下一口，外皮松软，馅料香甜，芝麻和瓜
子的脆感混着蜂蜜的润，满口都是家的
味道。她自己却不吃，只是看着我和弟
弟抢着吃，一边擦桌子一边说：“慢点
儿，还有呢，给你爸留几个，再给隔壁奶
奶送两个。”

后来我去外地读书、工作，每年中
秋也能买到各式各样的月饼，包装越来
越精美，口味越来越新奇，可我总觉得

少了点什么。直到去年中秋回家，推开
家门，又闻到了那熟悉的香气——母亲
竟还在做土月饼，只是她的手不如从前
灵活，揉面时要歇好几次，眼睛也花了，
看花纹时得眯着眼。她把刚烤好的月
饼递给我，说：“知道你爱吃，就做了几
个，还是老样子。”

咬下一口，还是记忆里的味道。原
来我想念的从来不是那一块月饼，是母
亲揉面时的身影，是土灶里跳动的火光，
是她把最好的东西都留给我们的心意。
如今母亲老了，土月饼也成了难得的念
想，但只要想起那股香气，就像回到了小
时候的中秋夜——月光洒在院子里，母
亲坐在我身边，手里拿着刚烤好的土月
饼，说：“吃了月饼，人就团圆了。”

母亲当年的土月饼
罗本森


